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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来吗？小俞会来吧……”冬季的周日，阳

光灿烂的下午。86岁的刘奶奶像往常一样，靠在

门口的沙发上望着前方的路。20年了，老人已经

习惯这个时间那个熟悉的身影出现。

阳光透过门口的银杏树，洒下斑斓的光线。

“妈，今天老俞可能不会来了，他很忙的。”六

十出头的儿子老胡瘸着腿，出出进进了好几趟，

始终没有见着老俞，便安慰着老娘。他明白，冬

季来临，老俞肯定忙得不可开交，顾不上来看老

娘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

奶奶神情落寞下来，眼睛仍然望着前方，目

光里透着希望。

母子俩口中的小俞、老俞名叫俞灿芳，是芜

湖市公安局镜湖分局赭山派出所红梅社区的片

儿警。奶奶住在红梅新村，20年前发生的一件事

儿，让老人跟俞灿芳结下了不解之缘。

奶奶居住的这栋楼建于上世纪80年代初，

共有4层，她和儿子住2楼。20年前的一个春天，

奶奶家厨房的下水道忽然爆裂，顿时，污浊的脏

水倾泻而出，家里汪洋一片。

不得了，这可怎么办啊？奶奶和儿子急得六

神无主。

儿子赶紧用抹布堵住出水口。母子俩不知

道该找哪个部门解决，想到“有困难找警察”，于

是，母子俩来到赭山派出所报警求助。

“我去看看。”母子俩正在跟所长反映情况，

身后传来一声浙江口音。母子俩扭头一看，这位

民警瘦瘦的，高高的，脸上挂着和善的笑容。

“我叫俞灿芳，是社区民警。走，我去看看。”

俞灿芳笑吟吟地介绍着自己。

一个大老爷们，怎么叫女性名字？而且说话

也不太懂，能解决问题？奶奶心里嘀咕着，但顾

不上多说，带着俞灿芳返回家里。

刚进屋，臭气、酸味交织着扑鼻而来，满地污

水中漂浮着生活垃圾，让人不禁作呕。

奶奶有些过意不去：“不好意思啊，太脏了。”

“没事儿，我来！”俞灿芳做出一个让母子俩

惊讶的举动——他把外面水管阀门关闭后，卷起

裤腿，把警用皮鞋脱下放在门口，脱下袜子塞进

鞋里，踩着污水走到下水道裂口处。

看得出来，俞灿芳是爱惜警服的人。

出水口仍然在渗水。俞灿芳观察了一番，掏

出手机打起了电话：“王师傅，麻烦你来修理下水

管道啊，地址在……”收起手机，俞灿芳和老胡一

起用脸盆、水桶把污水舀到水池中，又用拖把把

地面清理干净。

正是早春二月，乍暖还寒，俞灿芳的双手双

脚冻得通红。

不一会，修理工王师傅来到现场，俞灿芳又

协助他一起更换管道弯头。直到全部修好，才洗

手洗脚，穿上警用皮鞋。

“你这个民警真实诚。”奶奶过意不去，也改

变了之前对俞灿芳的印象，硬要给他烧一碗酒酿

打蛋暖暖身子。俞灿芳笑着对奶奶说：“这是我

应该做的，您不用客气啊。”说着，拿出一张“警民

联系卡”递给奶奶：“您叫我小俞就行了。这上面

有派出所和我手机号码，有事儿就给我打电话，

我也会经常来看您的。”

俞灿芳说到做到。此后，他经常到奶奶家坐

坐，唠唠家常，说说心事儿。渐渐地，奶奶跟俞灿

芳熟悉了，知道他是浙江人，曾在芜湖某部队服

役，跟芜湖当地一名女子成了家。几年前转业

后，留在了美丽的江城芜湖，走进公安机关成了

一名“片儿警”。

俞灿芳的父母远在家乡浙江，冥冥之中他跟

奶奶结下缘分，几乎每个周日都来看看奶奶。奶

奶有什么大事小情也跟他说，这已成了两代人的

默契和约定。

从奶奶口中知道这栋楼年代久了，水管陈

旧，经常漏水。之前，奶奶的儿子老胡找人看过，

只有更换整栋楼的下水管道才能解决问题，因为

有些居民不肯出钱，奶奶家没有能力承担，这事

儿就搁了下来。

虽然这事儿本不属于警务工作，这栋楼的居

民可以找人维修，但俞灿芳惦记这事儿，热心的

他决定帮助大家解决问题。于是，他带着维修工

楼上楼下查看一番，算了一下，更换整栋楼的下

水管道需要2400多元。4层共12家住户，每户

要摊200多元。俞灿芳跟居民们说明情况，动员

大家出资。但是，4楼的一户人家不愿意，奶奶家

很难拿出钱，其他住户也有些犹豫。

面对难题，俞灿芳自己带头捐了300元钱，

再次挨家挨户动员。看着俞灿芳真的是为居民

们办事儿，大伙儿受到感动，纷纷出资，彻底更换

了下水道，从根本上解决了漏水问题。

奶奶的儿子老胡是残疾人，没有正式工作，

也没有成家，母子俩相依为命，生活困难。俞灿

芳四处张罗着，给老胡找了一份小区停车场收费

管理工作，还为他办理了低保。

小区里没有正规物业，经常出现小偷小摸、

矛盾纠纷。俞灿芳跟社区联手，公开招标物业公

司、组织居民建立“红袖标巡逻队”，又建立芜湖

市首家以他名字命名的“俞灿芳工作室”。

转眼20年过去了，小俞成了老俞。奶奶的

年龄也越来越大，三年前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

也就是老年痴呆症，很多事儿都不记得了，但她

始终记着小俞。记得他的好，记得他是全国优秀

人民警察、两次荣立个人二等功，记得他实实在

在为民办实事……

又是周日的下午，奶奶习惯地靠在沙发上望

着门外。眼看夕阳快要西下，那个熟悉身影却没

有出现。

“妈，这里有点冷，我扶您到卧室吧。老俞要

是来了，我让他看您。”儿子明白老娘的心思，更

担心老娘冻着。

“他会来的，会来的……”奶奶念叨着，眯着

眼不愿意离开。

“老太，我来晚了。”忽然，那个熟悉的声音传

来。接着，熟悉的身影来到奶奶身边，握着奶奶

的手。

奶奶睁开眼睛，看着俞灿芳。嗯？他的脸上

怎么有淤青啊？

“你怎么了？”奶奶心疼地摸着俞灿芳的脸。

“没事儿。我把一个走失老人送回家，不小

心碰到墙了，也耽误来看您了……”俞灿芳解释

着。

“哦，好好好，我就知道你会来的。”奶奶笑

着，两行清泪却流了下来。

门外，冬阳已经西下。天边红彤彤的晚霞，

艳艳的，暖暖的。

（作者单位：芜湖市公安局镜湖分局）

由于“520”谐音“我爱你”，所以围绕它所

发生的故事大多浪漫而温馨。在我现场采访

的公安交警新闻报道中，也有一件事与“520”
密切相关，虽然我并没有问道路交通事故当事

人王贵（化名，男，34岁）是否特意选择 5月 20
日送锦旗给办案民警，但我从他急于言表的神

态和感激不迭的话语中，还是体会到了他别出

心裁的良苦用意。

去年 5月 20日上午，王贵将一面绣有“人

民交警为人民 情真意切暖人心”字样的锦旗，

送到了怀宁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事故处理中队

指导员潘祝手中，以此表达他对潘祝和事故处

理中队全体民警辅警的感谢。

那年 1月 5日晚，家住怀宁县茶岭镇的王

贵酒后驾驶私家车从县城高河回家。20时 40
分左右，当他驾车行驶至老 206国道高河大桥

路段时，因饮酒以及雨天路滑等原因，车辆突

然脱道，与路东侧行道树发生碰撞，造成车辆

严重损毁，他被卡在驾驶室动弹不得，情况十

分危急。

接警后，当班的潘祝带队迅速赶到事故现

场，立即组织开展紧急救援和现场勘查工作。

在出事车辆驾驶室车门被撬开后，公安法医出

身的潘祝在闻到王贵浑身散发酒味的同时，还

敏锐地察觉到其颈椎很有可能受伤骨折。潘

祝立即让120急救车随车救护人员拿来医用颈

托，对王贵颈部采取固定措施之后，才小心翼

翼地将其从车内抱出，并及时送往怀宁县人民

医院抢救。由于当时王贵伤情十分危重，潘祝

又紧急多方协调，连夜将其转往安庆市第一人

民医院抢救。与此同时，出于交通事故案件办

理需要，潘祝让医院抽取了王贵的静脉血样送

检。后经专业机构检测，王贵为醉酒后驾驶机

动车。

由于得到及时、专业、有效的救治，王贵得

以脱离生命危险，在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治疗

后，他选择了出院回家休养。在王贵住院治疗

期间，作为办案民警，潘祝多次前往医院，探视

他的伤情，开展案件调查取证，办理取保候审

等相关手续，而且每次都对他关怀备至。尽管

王贵最终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法院判处了缓

刑，但他对潘祝毫无怨言，相反还对他热心救

助自己满怀感激。

在采访过程中，王贵心情激动地对我说：

“那天我不遵守交规，喝酒后开车出事，完全是

咎由自取，我至今都不敢看当天的事故救援视

频，一看到它就感到特别害怕，回想起来也觉

得十分后悔。幸亏当天我遇到了潘警官当班，

如果不是他，或许我早就不在人世了。我记得

我的主治医生说过，如果当时处置不当或者送

医不及时，我的下场将会是不死即瘫，哪还有

今天这样好好的我？所以，我非常感谢潘警

官，是他救了我，也救了我的家，我和我的家人

都非常感谢他和他的同事们！”

听完王贵发自肺腑的一番话，我也是深有

感触，公安民警只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一心一意为群众办实事，就会赢得群众的无比

信任和由衷赞许。（作者单位：怀宁县公安局）

在乡下，杮树被称作“铁果园”。意思是

无论是否风调雨顺，杮树总是灿灿地挂满了

枝头。尤其是年景歉收的岁月，红彤彤的杮

子就成了农家充饥的主粮替代品。当杮子

不约而同地一起成熟时，农家就把那些柔软

得像一包糖样的杮子晒成杮饼储藏。

忘年交的朋友在乡下房前屋后栽种着

五六棵杮树，年年深秋都收获许多硕大无朋

的杮子。他会专门选择日子回家去摘，然

后，再一一地分送给亲友们品尝。我总是不

劳而获，岁岁获以百余颗馈赠。一时吃不

掉，他就手把手地教我怎么分批享用。“吃杮

子要先挑软的捏”，这话太经典，凡是成熟

的，都是柔软的那一种。然后，将一批次成

熟的杮子与苹果或梨之类的果品混同密封

贮藏，这叫催熟。再然后，将稍显生涩的杮

子们自然存放，待它们慢慢变成次成熟。这

样就形成了成熟的先后梯队，可以保持每天

都有甜杮供应。

又是深秋时令。在超市里选购杮子时，

总想着不可采购太多，那位老兄家的铁果园

又该收获了吧。甚至想着，约一个时间，开

车去百华里之外的他们老家去看看那几棵

杮树。这竟成了一件若有若无的心事。

忽然的某天午后，收到朋友的微信，说

他这段时间在老家趁着农闲建房呢。将原

来的老屋就地翻建成两层楼房，周边的几棵

老杮树也都被杀掉了。我心里一惊。老屋，

老杮树！我久久地凝视着手机屏幕上的那

几行排列有序的字迹，那些素未谋面的场景

像是历历在目，宛若我的老家一般。它们带

着热乎乎的温度，在秋天晴好的日子里被放

倒在地，遭遇一场寿终正寝的如期杀戮。

尤其那几棵杮树，朋友用了“杀”字，我

觉得它们老当益壮、挂满枝头的样子如在眼

前。在乡下，有很多动植物的收获都被形象

地用了“杀”字。杀猪，杀鸡，还有杀芝麻，杀

秫秸。百度百科了一下“杀”字，果然，对于

部分动植物一视同仁，古人一直用“杀”字表

示，延续至今。那些被杀的动植物，有一个

共性，它们是与人类最亲近的品种。像芝

麻、秫秸，之所以用了杀字，还因为它们身材

高挑，用杀字更为形象。

树和庄稼是没有热血的，但是，之于它

们，作为农耕传承的国度，几千年来，在我们

的认知里，却一直把它们视作自己的同类，

因为它们与我们默然相守相望，互相哺育

着，走过一个又一个季节，同历一场又一场

轮回。

致敬，那几棵曾经带给我甜美享受的

杮树；致敬，那座曾经承载着朋友几多记

忆的老屋。最值得致敬的，还是我们这个

拥有农耕文明的民族，一次次从杀戮中死

里逃生，一次次蓬勃繁衍，却依然保持着

对万物的感恩和悲悯，保持着对生命的尊

重和爱戴。

一场雪
□胡铭

一场雪，很大，在和谐的节日中。

大年初六晚上，我们一家人在酒店吃饭，室内灯火通明，

不经意的一瞥，外面团团雪花狂舞，像要飞进窗内，天空下的

夜幕亮光闪闪，一场白与黑的交汇正在演绎。

女儿抓起手机冲到楼下，生怕耽搁时间，前几天就曾有

一场小雪稍纵即逝了。不一会，她的头发全染白了，还挺立

在那儿，捕捉这一精灵或恣肆或悠闲的瞬间。

第二天清晨，一切大变样，视野下的空间清澈明亮。我

舒了一口气，想与运动中的大雪对话。雪花不分地点不分情

境，公平地洒向城市的各个角落，无遮挡之处，都会有它的触

角。雪花稳稳地趴在高高的屋檐上，一片一片的，一层一层

的。树枝随风摇曳，依附的白雪总是找准最佳位置荡起秋

千。一辆辆汽车裹着厚实的白外套，显得清新靓丽。落到水

面的雪花，一刹那便钻了下去，以另一种方式融入自然。蔚

然大观的是眼前的一幅幅全景，白茫茫的世界，格外雍容，上

下左右连为一体，没有明显的分界线。一色，仅为一色。

雪，还在下，展示自己的形象，迎合寒风的节奏，或悬空

扑地，或游荡而至。它变换心情，调整姿态，无非都是给世间

来一次曼妙的装扮。那雪，自豪地撩着你，撩着我。

江边，我常常光顾的地方。在上班之前我赶到这里，看

白雪铺就的长江大堤，看柔弱而负重的白树枝，看被大片白

色所包围的绵延流水。厚厚软软的积雪，走上去，沙沙作响，

回首望一望深浅不一的脚印，才知道我们该为这块土地留下

些什么。

小区里，大街上，一双双冻得通红的手不停地忙碌着，大

大小小的雪人陆陆续续堆积起来，有鼻子有眼睛，有口罩有

衣裳，神态各异，栩栩如生。年轻人弯下腰，以雪为纸，在铺

展开来的纯净雪地上，写字画画，深情传递心中的希冀与祝

愿。孩童们捧起雪，使劲地揉成一团，随着“嘿”的一声，重重

抛向远方。那道弧形线路牵起儿时的记忆，那时我最乐意开

雪仗，一仗打下来，几个人的脸上脖子上全是雪球的残骸，浑

身湿淋淋的，胸前也感到冰冷。更有甚者，抓起一把雪，胡乱

地塞进张大的嘴里，无味又有味。

古往今来，爱雪的人很多，颂雪的诗文亦比比皆是，有赞

其高雅圣洁的，有感其率性豪放的，有叹其自由不羁的，也有

责其肆虐残酷的。是啊，如何正确审视，离不开特定的环境、

时境和角度。其实我也喜欢雪，爱它的飘逸，爱它的沉淀，更

爱它带给人们全新的感受。不同地方呈现不同的模样，有的

以壮观闻名，有的以韵味见长，各有特色，我们不妨多出去走

一走，欣赏别样的雪景，领略别样的意境。毕竟，雪也是有精

神的，有情怀的。

银白色的世界，晶莹端庄，所有的事和物都是那么的美

好。原来，雪是真正的艺术大师，无论雪粒、雪花还是雪片，

目的都是一样的。这雅洁的背后是否剔透，是否也藏有一些

杂质呢，我想答案是肯定的，只是有所掩饰或人的眼光不同

而已。希望一场雪入我们的眼，入我们的心。一场雪，是一

次塑造，更是一次洗礼。

雪一点一点地消融，没有任何失落，依然是那样的潇洒、

大气，这同样也是我们面前的一道景。

（作者单位：安庆市宜秀区法院）

沟通其实很简单
□王钰涵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发现，我与父母之间的沟通似乎

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那吃完饭后的一声声撼动心灵的关门

声。为什么我和父母之间会变成这样呢？我自己都搞不明白，

难道这就是我在政治课上所学的知识——“代沟”吗？

今天的阳光十分明媚，天空也蔚蓝明亮像是平静的海面

般没有一丝白色的浪花。这样的好天气在寒冷的冬日可是

不常见的，然而此刻我的心情却与这好天气恰恰相反。

时间倒回到几个小时前，我坐在教室里死死地盯着眼前

堪称“在白一片”的考卷，热烈的目光恨不得将其烫出一个洞

来。我努力地回想着学过的知识点，却感到大脑一片空白，

简直像用漂白剂漂过一遍。看着试卷上一字未动的两道大

题，终于我有了些许思路。正当我欣喜若狂之际，“当……”

铃响了。

我呆呆地坐在座位上，听着周围同学们兴奋地讨论着，

有人不住地欢呼：“我对了!”我心里一阵失落，他们大概都写

出来了吧，只有我……虽然数学本就不是我的强项，但我毕竟

努力想要学好过。努力了怎么能没有一点儿回报呢？回到家

中，我几经犹豫，还是选择把我数学没考好的事告诉母亲。唉，

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我自嘲地想。估计她一定会骂我吧。怎

么又没有考好啊？不是让你好好复习多做题嘛!我几乎能想象

出她生气的样子。

然而，出乎我的意料。她在得知这个消息后只是平静地

答应了一声并让我好好努力，下次争取考好。我惊讶极了，

难道她受打击太大，反而平静了?我壮着胆子说:“你……你不

怪我没考好吗?”我一说完就后悔了,生怕她反应过来要狠狠

地责骂我。谁知，她只淡淡地来了句:“我为什么要怪你？你

又不是故意不考好，也不是不努力，你上次不还考得很好吗?
这次不就是失误了吗?”宛如被一只手打翻了我心中的五味

瓶，一时间，酸、甜、苦、辣、咸在我心里兴风作浪，掀起一场宏

大的海啸。我在门边静默地站立了很久，不知该说些什么，

几次想要开口，又闭上了嘴。

后来，我把这件事写进了日记里，希望能通过这次经历

勉励自己，绝不懈怠。

与父母沟通其实很简单，也绝无任何花哨的技巧，只是

遵从自己的本心将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如实表达出来。毕竟

谁也不是谁肚子里的蛔虫，不能知道对方的所感所想。父母

也是寻常人，是定然没办法做到像圣贤那般“不动如山”的。

当然沟通不是吵架，不能像吵架发泄般大吼大叫，而是应平

静坦荡地交流。我在日记末尾如此写道。

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沟通真的很重要,沟通其实也很简

单。只有和父母常沟通，才能够感觉到周围的一切事物，都

变得更美好！

从合肥回石板冲老家，合六路居然没堵，然

后我们又从刘铭传家那儿拐上一条新修的直通

金寨的红源大道，居然在马家案有个下道口，离

家又只有里把路。一切顺畅。今天年三十，我

们是八点半走的，到家才十点多一点。

妈妈在厨房里忙，爸爸在院子里洗一摞大

碗。盆放在石条上，他就那么弯着腰，用手一

圈圈抹。我问他现在洗那么多碗干什么，他说

一会儿都回来了，不得要这么多？我说你这样

洗不干净，他说先这样洗一遍，把老陈灰洗

掉，过一会再用热水清。我看妈妈烧了半锅

水，说烧那么多水干什么？妈说，等你们吃早

饭啊。我忙说，我们都吃过了，你们到现在没

吃啊？妈说，你们吃过了，也得吃一口，这是

好几年的老鸭，你看炖的一锅汤，有人说都管

老恙症候。

对，今天还是妈生日，今年还是妈的本

命年，这一年我一直心悬着。冬月初一个星

期六早上，二弟给我打电话，我最怕早上老

家来电话，准有事。老二说妈妈胃疼。我说

去乡医院看了吗？他说看了，让我们把妈妈

送到县医院再查查。我说这是什么意思？他

说查查放心些。星期一我让二弟带妈妈去县

医院。排了半天队，医生说最好做一下胃

镜。电话里我爱人听到了，说，妈今年 84岁

哎，那么大年龄，你不怕老太太痛苦啊？我

说不得查清楚啊。她说，我觉得没事，先买

点养胃的药吃几天看看再说。但我坚持先

查。因为要检查，老太太早上就没吃饭，做

胃镜排到了下午，做完老太太连下病床的力

气都没有了。真没问题。我爱人把我一顿鬼

训。我也很后悔，但毕竟心放下了。那天我

让她住院的。可她说爸爸一个人在家不照，

非得回家。他们俩老的，养了三头牛一头猪

一大群鸡鸭。按照医生的叮嘱，妈妈居然没

到一个星期就又像往常忙活开了。

我明白妈妈的用意。面条下好后，妈妈先

给我盛了一小碗。真鲜。真好吃吧，再吃一碗。

爸爸在清洗碗时，一个人推开后门进来

了。一时虽然想不起名字，但我知道我得喊他

小爹。看到我回来了，同我聊了几句，然后直着

嗓子对爸爸喊：大侄少，初六把地犁一下，怎样？

爸爸仍然低着头清着碗。人家地里的麻都

要冒土了，你还没种，我看你今年麻怎搞？

我腊月二十左右来找你，那天没看到你。

初六种应该还来得及。好吧，那就这样说定了，

你要走不掉，就请二孙子（指我二弟）干怎样？

那天不来人拜年，还是我去帮你犁。

噢，你找我爸犁地种麻啊。

是啊！我这么多年都是请你爸种的，放心。

哎，爸，我不是请你不要再干了么？

你小大（我爸弟弟）去了后，这里就我一个在

喂牛，这些地我不犁谁犁？

你都86岁了，你跟得上牛走么？拖跌倒怎么

搞？

跟得上，你放心，我还干得动，干得动不干

干什么？

那你们聊，我走了。

我比你爸小十来岁，但我好像还没你爸凶。

解放前，我们家就喂牛，解放后，虽然牛归

生产队了，但牛还是我们家养。爸爸兄弟两个，

都对牛有感情，都喜欢养牛。责任田后，牛又回

到我们家来。我们这儿人多田少且分割成一小

块一小块，机械耕种不划来，一年到头种地还得

靠牛。于是一年到头，爸爸和小大就把这方圆

几里范围的庄稼地犁耙给包了。前年初，爸爸

突然出现了高血压现象。开始吃药，也常常出

现血压不稳的现象。我让他把牛都卖了，不要

养了。他答应了，就留了条小牛放着，权当散散

心。但两个月后，血压稳了，头不晕了，他又买

回了两条大牛。妈妈拦都拦不住。电话告诉我

时，他已经买回来了。我电话给他。他就一句

话，头不晕了，为什么不能养？也许是看电视看

的，他居然还找出了一个非常“高大不上”的理

由。现在到处都养的是黄牛，那是外来种，水牛

才是地道的，我就养水牛，不也是你们现在常常

讲的保持本土品种。我只好说，但有一条，养可

以，但犁地不能再干了。万一拖着摔了不好

搞。他嗯嗯。

去年我曾问他，地谁犁的？他说老二犁

的。问老二，老二也说是。我放心了。没想到

今年他又犁上了。

那位小爹走后，我对爸爸说，你不是对我保

证地不犁了么？

老二在外面打工回不来，人家地种不上，我

不能看着人家急吧，再说我不是还干得动么？

这时妈妈从厨房出来了，见我和爸爸在说

犁地的事。

他去犁地，把我也捎上了。

你去干什么？

今年冬天一时没下雨，地干得很，犁过的

地土块大得很，要耙碎。他觉得用土包压在犁

上，搬上搬下，重、不方便，就把我喊去坐在耙

上压耙。

我们小时坐在上面坐一会就被转晕了，还有

就是颠。这大冬天的，风冷，你受得了啊？

你爸搞个小矮板凳上面放着棉垫子，坐着

还好。

下回不给干了。你们这样干，还让别人认

为我不养活你们呢？

妈妈说，老二说回来明年不出去了，这些活

就都让他干了。

爸爸说，但我们能干总不能不活动吧？真

干不动了，恐怕就不行了，你不希望我干不动

吧？明年即使老二为主，但我能干我还是要干。

但必须以老二为主，你就帮他打打下手。

正说着，后门呼啦一下被推开了，外甥女跑

了进来。姥姥，姥姥，祝你生日快乐。我们大家

今天都在给你过生日。

她拎着一个大蛋糕。

梅子 摄

盆菊自白
□梅未

没有满溢乡土气息的东篱

没有可以悠然远望的南山

没有我可归去的田园

没有 什么都没有

唯有我的爱和爱的名义

没有满城尽带黄金甲的豪迈

没有我花开后百花杀的气概

没有我可隐居的净土

没有 什么都没有

唯有我的爱和爱的名义

我仅有一只花盆

还有一抔属于我的营养土

我也还有视野很小的窗外

还好 我还能拥有

拥有此花开后更无花的骄傲

拥有你的爱和爱的名义

他是一抹阳光他是一抹阳光
□张红

““520520””送锦旗送锦旗
□郑生发

杀杮树
□聂学剑

年三十上午
□李传玺


